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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2日，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

京作品（部分）巡展广东站在广东美术馆举办开

幕式。

在本届全国美展上，广东一直先拔头筹：由

广东承办的中国画展区为各个分展区首展，如

今进京作品巡展启动，同样在广东举办首展。

展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

办，展出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进京作品

375件，涵盖了中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艺术

类型，将持续至2025年2月23日。

本次全国美展广东成绩斐然，取得了历史性的新
突破。据悉，广东共入选412件作品，其中进京作品64
件，整体入选和进京作品数均排名全国第三。最终获
一金一银一铜佳绩，更在中国画门类获得历史上第一
个金奖，实现零的突破，提振了广东美术在全国美术界
的影响与地位。在本次巡展中，广东获奖作品均载誉
而归。

荣获中国画金奖的罗玉鑫《休戚与共》原作赴意
大利巡展暂时未能“回家”展出，但其复制品同样在本
次展览现场吸引不少观众驻足。在这件作品中，罗玉
鑫拟人化描绘了冰面上下北极熊和海洋鱼类舒适惬意
的自在状态，营造出素净安宁的美好意境，凸显中国画
黑白互现的哲学意味，更折射生态文明建设大主题。

沈璐的银奖作品《旌旗》以扎实的造型、个性的
语言展现浓郁的情感，描绘青海藏族牧民群体的火
热生活，反映艺术家深入人民、扎根生活的创作成
果；冼一凡、冼子予的铜奖作品《点点繁星》，描绘家
乡广州发展的点点滴滴，用真诚与坚持，致敬如繁星
点亮夜空的湾区奋斗者。

“本次展览是广东美术馆的跨年大展，集中展示
了本届全国美展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综合
画种以及海外华人等展区的作品。”广东美术馆馆长
王绍强期待，本次展览能为广大美术工作者、爱好者
提供学习和交流的平台，为推动广东美术事业发展
起到更大的作用。

“这些作品展现了新时代艺术家对家国、对民
族、对时代的深刻思考和使命担当，以艺术的形式
为时代塑像，立传明德，彰显出中国美术的时代精
神品格。”中国美协副主席、广东省美协主席、广州
美术学院党委书记林蓝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艺术家们在传统和现代、本土与外来文化
交融交流中，不断寻找新的艺术语言和表达方式，
传达出深刻的情感和精神内涵。

对革命主题的时代表达、对历史人物的文化思
考，使历史题材创作面貌为之一新。荣获油画金奖
的吕鹏《山河颂》，通过对傅抱石、关山月共同为人民
大会堂绘制《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山水画的场景再
现，揭示了“笔墨当随时代”的艺术变革与“为祖国河
山立传”的时代追求之间的内在联系。

宋光智的黑白木刻版画《袁庚，最美奋斗者》刻
画了改革开放先驱者袁庚的形象。作为当代艺术
家，宋光智在表现主题时，并不以改变版画媒介或试
验媒介为创新目的，而是更注重贴近历史人物本身
的风骨和气度，在黑白和刀法的限度中，塑造这位打
响深圳蛇口第一炮的伟大实践者。

胡宝鑫创作的水彩画金奖作品《乌斯浑河岸》再
现了八女投江的悲壮情景，作品有效地烘托了壮烈场
景的凝重氛围，体现出水彩画界近些年不断突破“轻”

“小”气局的努力与探索；荣获雕塑金奖的孙妍《同唱》
通过对六位文艺小兵清纯而专注神情的刻画，生动再
现了革命战争年代文艺兵的革命斗志，刻画了一群富
有青春感与年代感的文艺女兵形象。

全国美展与新中国同龄，是
国家级综合性美术大展。本届全
国美展筹备历时两年，从7.2万件
投稿作品评出的4814件入选作品
分置13个展区，最终遴选出20余
个艺术门类、686件进京作品在中
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集中
展出，再到如今启动巡展……既
是中国美术界的全体“总动员”，
也是五年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

“本次展览展出作品具有突
出的人民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多
元的探索性。”广东省文联主席
李劲堃表示，本届全国美展聚焦
火热生活、描绘人民形象、追求
创作质量，以超出以往的作品规
模、浓郁的时代风貌，展现了高
峰之路上的多元探索。

作为第十四届全国美展巡
展的第一站，本次展览展出多张
本届全国美展得奖作品，为新时
代“主题创作为人民”作出生动

实践。如荣获中国画金奖的沈
晓明《金色土地》画中的每一个
人物都有生活原型，但在表现方
式上跳脱对特定劳动场景的再
现，以金字塔式的构图、象征性
的手法、豪放又紧扣造型的个性
笔墨，表达中国人与土地不可割
舍的情感，唱响对大地和劳作的
赞歌。

由中国文联委托中央美术
学院教授张义波创作的《心愿》
圆了为救落水儿童牺牲的“时
代楷模”拉齐尼·巴依卡生前未
了的心愿，以艺术想象的形式，
表现了拉齐尼·巴依卡一家人
在天安门前拍摄全家福的温暖
一幕。今年 10 月 18 日，中国文
联、中国美协委托当地文联将
复制作品送到了英雄家中，并
通过视频连线架起跨越万里的
连心桥，让组织关怀与主题创作
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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贰 为时代塑像

叁 为广东提气

一

我家窗户望出去，对面是一
个工厂家属院，立着孤零零的一
栋老旧家属楼，很旧很旧的那
种，像是站在那里有几个世纪
了。没人能记得清这栋楼是什么
时候盖的，可能只有住在楼中的
老人还能说出一些关于这栋楼的
模糊记忆。我们能看到的，就是
从坍圮了的墙皮里露出来的红色
墙砖，有些地方墙皮大片脱落，红
色墙砖也早已氧化成一种陈旧的
土黄色，又像干瘪的老人敞露出
自己早已失去光泽的古铜色胸
膛。单元楼梯的窗户，大多数玻
璃早就没了，现在已很少见的木
框窗扇也是破的破、朽的朽，有些
楼道干脆连窗户框都不见了，像
一个个空洞失神的眼眶，里面只
看到一片虚无。因为这栋楼的楼
道逼仄、潮湿，又没有楼道灯，只
有一些凌乱的电线接驳成衰朽的
网，网着大团的污渍。

这栋楼按说早应该拆迁了，
不知为何却还住着几户人家。
于是这栋楼夹在周围光鲜亮丽
的高楼之间，就像是沉默在时间
里的一枚石子。常有一些学美

术的学生寻来，在老楼找个位置
坐下，拿出画夹，将老楼画进水
墨油彩里，看着竟比旁边那些炫
目的楼更好看；也有一些摄影爱
好者，架起支架，用价值不菲的
单反相机对着老楼，横着拍、竖
着拍，似乎要拍出别人看不到的
东西。

这样看来，老旧的楼房似乎
也别有一种艺术气息。

我也喜欢在夕阳下观赏这
栋老楼，看着看着，就感觉它像
一位蹲踞在夕阳中的老人，真正
的老气横秋，骨架似乎都要塌下
去，但老了就是老了，没有一点
做作的样子。

二

不知什么时候，这楼顶上竟
长出了一棵树，我不记得这棵树
是什么时候开始发芽、抽枝的，
当我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蹿出
楼顶几米高，俨然是一棵枝繁叶
茂的小树模样了。它一下子让
老楼多了些精气神，就像古老城
堡上站着一位少年，那过分亮丽
青春的模样让暗淡的老楼也明
亮了许多，让我想起俄国画家库
因芝《第聂伯河上的月夜》里的

那轮照亮黑暗的月亮。
我按捺不住，想把这件事情

告诉每一个人，和他们分享我的
喜悦；又想隐藏起来，不让所有
人知道，想让它成为我独有的风
景。看见那棵树的刹那，我有多
么欣喜激动，就有多么忐忑。

自此，我更频繁地盯着那片
楼顶了。风清日丽的时候，小树
把远处的风唤来，梳理着自己的
枝枝叶叶，如同沐浴中的妙龄女
子。每一片叶子都在风里翻转、
摇动，将阳光反射成一片片散金
碎银。我听不到风摇叶片的声
音，但我能看到每一片树叶都像
一颗小小的心脏，欢快跳跃着。
云在高远的天上流过，也像是在
树的头顶上徜徉。也会有鸟儿
停下来歇脚觅食，显然，鸟比我
更喜欢那棵树，树也比我更喜欢
那些鸟。

之前我没留意过疾风骤雨
里的树的样子，因为我总是在风
雨来临前就躲进了自己的“巢
穴”，安享着平静安稳，所以我没
想过那棵树有没有惊恐和不
安。直到有一次，我无意中在狂
风暴雨中望向了窗外，看到那棵
小树竟像个愤怒的舞者，在风狂
雨疾时也情绪化地张牙舞爪。

我有些愕然，那时的树很像
一个情绪化的人，很像情绪化的
我。我才发现，之前我只看到树
的美好，在阳光普照里美丽着或
静立深思着，却不知它也是如此
喜怒随缘，也不肯随遇而安。或
许，树比我懂得更多。

树在风吹来的尘埃和雨水
中努力扎根活下来，但我看不到
它的根系，无法理解它是如何在
这栋老旧的楼房顶上保持着岿
然不动的？它的根或许已经深
入老楼的楼板，和红砖、钢筋、
水泥长在了一起。它已经和老
楼成为一体，就像是风给老楼
的一份礼物，它们从此相依在时
光深处。

我不知道树的生存智慧，只
看到树依然很快乐。那棵树看
久了，越看越不像一棵树了，它
越来越像一位站在高处、站在时
间里的老人，生活在平凡中，在
岌岌可危的现实中随时准备面
临脚下根基的坍圮，但只要还活
着，它依旧比那栋老楼更早接受
晨露、雷霆和风雨。

三

有一天，我忽然听说了一

些关于那棵树的事。据说那栋
家属楼所属的工厂早已经物是
人非，但因为还有些老人不肯
离开住了多年的房子，于是那
栋楼一直未能被拆掉重建。那
栋楼里的人也关注到了楼顶
那棵树，一度有人讨论过要不
要将它铲除，怕它影响到老楼
的坚固，我甚至看到过有很多
人在楼下驻足仰望，对那棵树
指指点点。但随着楼里住户
越来越少，渐渐地，没人再关
心楼顶上的这棵树。它应该
可以与这栋楼共存亡，共同守
望在时光里。

我越发觉得这棵树像一位
老人了。它在还是一颗种子
的时候，因缘际会地落到了楼
顶 ，在 瘠 薄 的 土 层 里 生 根 长
叶，阅尽尘世风景，孤独地顶
天 立 地 …… 我 们 何 尝 不 是 如
此，从一开始，我们就不能决
定自己的出生，不知自己会长
成什么样的容貌，我们只能像
这棵树一样，不管落根哪里，
只管扎根下去，然后长成一棵
孤独的树，一棵在阳光明媚中
欢欣鼓舞的树，一棵在风雨中
张牙舞爪的树，一棵顶天立地
活着的树。

多年前，去外地旅游，我只买
到了上铺的车票；朋友运气好些，
买了个中铺。我们半夜一点钟上
了火车，朋友倒头就睡，我却怎么也
睡不着。

凌晨 3 点半，火车到达一个小
站，我们下铺的乘客下车后，又来了
一位大爷。他放好行李，从包里掏
出香肠、鸡蛋、面包、水果和牛奶等，
放在小桌上就吃起来。吃饱喝足
后，他脱了鞋准备休息，但没过多
久，火车便又到了下一站。这次，我
对面的上铺来了一位年轻女孩，还
未睡着的大爷主动起身，帮她把行
李箱放到了行李架上。火车启动
后，女孩却没急着到上铺休息，而是
一直坐在走廊的边座上。又过了一
会儿，列车员过来时，我听到女孩跟
列车员说，她想把票换到下铺，问有
没有空余的位置。但列车员说暂时
没有。女孩一脸疲倦，说一周前自
己刚动过手术，伤口还未长好，爬到
上铺有困难，请列车员帮忙再留意

一下，有位立刻通知她。列车员点
点头，建议她现在先问问这附近有
没有下铺的乘客愿意跟她暂时换一
下。女孩环顾四周，然后说，算了，
也就六七个小时的车程，她先坐着
等等吧。

女孩话音刚落，下铺的大爷突然
坐起来，说：“我和你换铺，你睡下
面，我上去。”说话间，他的脚已经踩
着楼梯架，上半身迅速探到了上铺
的位置，把自己一个随身的小包搁
上去了，人又下来坐到边座上。我
目测这位大爷应该有 70岁开外了。
女孩不好意思地再三推辞，可大爷
说：“别看我年龄大了，身体好着呢，
干庄稼活，有些年轻人都干不过
我。我愿意睡上铺，又干净又安
静。这不，我都上来了，你就赶紧休
息吧。”

于是，列车员建议女孩先和大爷
换铺，等天亮后其他乘客睡醒了，他
再帮忙问问有没有人愿意和大爷换
铺。大爷又是连声拒绝：“不用换不

用换，现在都快5点了。这个点若在
家里，我早出门锻炼了。一会我正
打算在车厢里走走，活动活动，跟我
一起的还有几个老伙计在别的车厢
里，我顺便去找他们一起去餐厅吃
个饭、打打牌。”

女孩要把上下铺的差价补给大
爷，大爷也忙说“没几个钱，不用给
了”，起身就走了。

一直到上午 10 点半，女孩收拾
好行李准备下车，发现那位大爷还
没有回来。她见我正坐在边座上看
手机，便请我在大爷回来后帮她再
说声“谢谢”。等待火车进站的工
夫，女孩跟我聊了会儿天。她说自
己在外地打工，生病住了院，现在刚
出院打算回家休养一段时间，但她
只买到了这趟火车上铺的车票，还
好遇到了这位好心的大爷。

下车时，女孩又把两包零食放在
了大爷的下铺上。火车再次启动
后，大爷回来了。我转达了女孩的
谢意，大爷看着女孩留下的零食，感

慨地说：“这孩子，一点小事还送我
东西。我说去别的车厢找老伙计
玩，就是怕她心太重，睡不踏实。我
干庄稼活出身，当兵复员后还在钢
铁厂上过班，身体好得很……”

老人的状态确实好，他一直跟我
们聊天，似乎也没觉得困。我心想，
他凌晨上车后明明刚吃了饭，还说
要去餐厅吃早饭，他在别人车厢是

否真有同行的老伙计也很难说……
他分明就是怕那女孩难为情才溜去
别的车厢的，但我并没有去追问事
情的真相。

下车之后，我还在想着刚刚夸大
爷“您体格真好，看上去一点儿不像
过了70岁的人”时，大爷那一脸淳朴
又得意的笑。这大概就是老人最愿
意听到的夸奖吧。

罗玉鑫《休戚与共》 广东 中国画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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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好笑，由于语言的惯性，一看见“夜”这个
字，我就会条件反射地馋涎欲滴。

早餐、午餐和晚餐，在我们这里分别称为“朝、昼、
夜”；吃早餐、吃午餐和吃晚餐，自然就叫“食朝、食昼、
食夜”。以此类推，做早餐、做午餐、做晚餐——“做
朝、做昼、做夜”；煮晚餐——“煮夜”。这样的语言习
惯，不但客家方言有，邻近的广府方言也有。

这些词从未间断地萦绕在我的记忆里。我记
得，夕阳西下时，站在山丘往下望，会望见一缕缕炊
烟升起。人们抱着刚摘的瓜果走在回家的路上，相
遇了便寒暄：“今晚打算煮什么夜？”年少时，还有一
个场景千百次在眼前重复着——我们一群孩子在空
地上玩耍，等到天色暗下来，菜肴的香味弥漫，四周
房屋的窗户便会被渐次打开，传出一声声呼唤：“食
——夜——啰——”我们各自辨认出母亲的声音后，
便带着辘辘饥肠，朝家的方向奔去。

如今，我已在家乡工作多年了。当我早晨下
乡随访时，总有村民真诚地挽留我，让我在他们家
里“食朝”。我要是拒绝，他们又会给我塞一把自
种的蔬菜，让我带回去“做昼”。前段时间，我偶然
遇到两篇题目为《煮夜》的诗歌、散文，看下来发现
都是运用了比喻的手法。原来他人的诗意，正是
我们的日常啊。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生活中切切
实实讲着的词，煮夜、煮夜，多读几次，竟感觉余味
无穷。

我们煮夜，可不只有“煮”，烹饪方法是五花八门
的：蒜蓉焗虾、盐焗鸡，埋进调料里盖上锅盖或烘或
蒸，是“焗”；漉菜心、漉肉片，水沸后烫一小会再捞起，
是“漉”；清蒸鱼、天麻蒸猪脑，隔着水用水蒸气来加
热，是“蒸”；炒空心菜、炒鱿鱼，拿锅铲在热锅上不停
翻动，是“炒”；煠花生、煠鸡蛋，连皮带壳放进水里煮，
是“煠”；煏酒、煏猪脚，长时间用低温来烘，是“煏”；煲
皮蛋粥、煲猪骨汤，在锅里或煮或熬，是“煲”；焖麦豆
饭、焖酿苦瓜，闷严实了用小火慢慢炖，是“焖”；浮油
角、浮豆腐，投入一大锅沸油里炸，是“浮”——食物炸
熟后会膨胀，漂浮于油上；呵烧鹅、呵旧菜，用水蒸气再
次加热已冷却的食物，是“呵”——就像在寒冬里呵一
口气暖手一样；缫苦瓜、缫猪肺，为去除腥味涩味过一
遍沸水，是“缫”——就像把蚕茧泡在水里抽丝一样；还
有熇、熻、煨、烙、炙、焯、煎、炸……

我们的时间不但可烹可食，还有着好听的名
字。一天从“天光”开始，上午是“朝辰”，中午是“当
昼”，下午是“晏昼”，夜晚是“夜晡”。而傍晚，则分
为“临暗”和“断暗”——天未全黑时，叫“临暗”；天
完全黑了，叫“断暗”。时间是一卷水墨画，被晕染成
白—黑—白的渐变色徐徐展开，无限循环。“临暗”在
白与黑之间，是齐白石的虾那样半透明的颜色。“断
暗”在“临暗”之后，是抵达墨最浓的刹那。从前乡村
没有路灯，当最后一丝光跟随着白日离去，夜便是纯
黑的。人被淹没在纯黑中，仿佛世界只剩下自己，与
一切都隔断了。如今无论如何拉紧窗帘，总有路灯
的光渗进来，再也感受不到“断”字的妙处了。断暗
时分，天上有繁星，地上也有银河。每一扇窗户后，都
有一盏灯火。每一盏灯火下，都有热气腾腾的“夜”。

昼昼夜夜又朝朝，周而复始，日复一日。时间都
去哪了？都被我们撒上油盐酱醋、蒜末葱花，围坐着
享用了。

□李远芳

火车上火车上““晨练晨练””的大爷的大爷 □李秀芹

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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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山河颂》 浙江 油画金奖

观众在中国画展区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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